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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区属于北方方言区的东北次方言区，包括锡林郭勒盟东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

赤峰市、通辽市。因社会、民族、历史等原因，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曾有大量外来词出现，其中又以蒙

语、满语、俄语的外来词最多。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外来词或沿用、或消亡、或有了新的内涵，随之

也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通过语料整理并进行对比分析，从词汇数量、词汇使用与词汇传

播三个方面对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区中的蒙、满、俄语外来词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发现内蒙古东部汉

语方言中的外来词体现出数量上的语言地位变化、使用上的文化融合、传播上的社会变迁等文化人类学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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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dialect area of eastern Inner Mongolia belongs to the northeast sub-dialect are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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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rthern dialect area, including the eastern part of Xilingol League, Xing’an League, Hulun-
buir City, Chifeng City, and Tongliao City. Due to social, ethnic, historical and other reasons, 
there have been a large number of loanwords in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eastern Inner Mongolia, 
among which Mongolian, Manchu and Russian have the most loanword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se foreign words have been used, disappeared, or have new connotations, and a 
series of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a have also emerged. This paper conducts cultural anthro-
pological research on Mongolian, Manchu and Russian loanwords in the Chinese dialect area of 
eastern Inner Mongolia from three aspects: vocabulary quantity, vocabulary usage and vocabu-
lary dissemination through corpus arrangement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loanwords in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eastern Inner Mongolia reflect cultural anthropological 
connotations, such as quantitative linguistic status changes, cultural fusion in use, and social 
changes in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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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蒙古汉语方言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领土广袤，领土横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内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

陕西、宁夏、甘肃 8 省区相邻，外与俄罗斯、蒙古国接壤，边境线 4200 多公里[1]。境内居住着蒙古族、

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 49 个民族。由于地理因素复杂、民族环境独特、历史文化悠久，内蒙

古地区的语言使用也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状态。在现代汉语中，内蒙古汉语方言被划分为东部和西部

两部分。西部属北方方言区的西北次方言区，包括锡林郭勒盟西部、阿拉善盟、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

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东部属北方方言区的东北次方言区，包括锡林郭勒盟

东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赤峰市、通辽市。 
相对于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东部汉语方言呈现出与普通话更接近、方言区内部方言差异较小、方

言矫正难度大、知识性习惯性误读多、时代特征较为鲜明等特点[2]。因社会、民族、历史等原因，内蒙

古东部汉语方言曾有大量外来词出现，其中又以蒙语、满语、俄语的外来词最多。 

2. 语料来源及概念阐释 

本文所有外来词语料皆出自刘正埮，高名凯等人编写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年 12 月版)。在对词典中所有词汇进行详细统计后，除去同义不同音，同义不同字的词汇，统计出汉语

中共有蒙语外来词 380 个，满语外来词 122 个，俄语外来词 383 个。而目前还在使用的蒙语外来词有 21
个(见表 1)，满语外来词 20 个(见表 2)，俄语外来词 17 个(见表 3)。在这 58 个词中，又可分为内蒙古东

部汉语方言使用、东北次方言区使用、北方方言区或全国使用。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划分并不是完全独

立的三个集合，而是呈现出向下兼容的包含关系，即全国范围使用的，东北次方言区和内蒙古东部汉语

方言区都会使用，东北次方言区使用的，内蒙东部方言区也会使用。各个语种的外来词汇统计如表 1、
表 2、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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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ongolian loanwords being used in Chinese 
表 1. 汉语中还在使用的蒙语外来词 

词汇名称 释义 使用范围 

达赖 活佛。 全国 

班禅额尔德尼 1、珍宝一般的大学者。 
2、西藏喇嘛教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之一。 全国 

戈壁 沙漠。 全国 

哈巴 狗的一种。 全国 

喇叭 一种吹奏乐器。 全国 

腾格里 本意为天，在汉语中多指腾格里沙漠。 全国 

站 车站，驿站。 全国 

乌兰牧骑 红色文化工作队。 全国 

乌苏 本意为水，汉语中今多指乌苏牌啤酒。 全国 

胡同 小巷。 全国 

那达慕 一种蒙古族传统的群众性集会 全国 

好来宝 蒙古族的一种民间说唱。 全国 

嘎达 1 幼子。 东北方言 

哈拉哈 2 用羊的骨关节做的玩具。 东北方言 

哈剌 3 黑，黑暗。 东北方言 

额吉 母亲。今多用作品牌、商标名称 内蒙古 

敖包 堆子，道路和境界的标志，也和宗教结合，当作山神、路神的止

宿处来崇奉的。 内蒙古 

浩特 城，村寨，居民点，今多用作地名。 内蒙古 

萨日娜 山丹花。今多用作人名。 内蒙古 

塔拉 平甸。今多用作地名。 内蒙古 

乌兰 红色。今多用作地名。 内蒙古 
 
Table 2. Manchu loanwords being used in Chinese 
表 2. 汉语中还在使用的满语外来词 

词汇名称 释义 使用范围 

阿玛 父亲。今多用于影视和文学作品。 全国 

额娘 母亲。今多用于影视和文学作品。 全国 

包衣 包衣阿哈的简称，清代八旗制度下世代服役于皇帝、宗室王

公之家的一个奴仆群体。今多用于影视和文学作品。 全国 

格格 皇族女儿的称号。今多用于影视和文学作品。 全国 

大阿哥 皇太子。今多用于影视和文学作品。 全国 

 

 

1嘎达一词现在通常认为源于满语，存疑，为便于统计，以《汉语外来词词典》为准。 
2同上。 
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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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福晋 妃或贵妃。今多用于影视和文学作品。 全国 

贝子 清代宗室爵号。今多用于影视和文学作品。 全国 

贝勒 清代宗室爵号。今多用于影视和文学作品。 全国 

喳 喏声。今多用于影视和文学作品。 全国 

萨满教 氏族社会的一种原始宗教。 全国 

萨满 萨满教男女巫。 全国 

萨其马 一种满族糕点 全国 

哈勒巴 肩胛骨 东北 

哈士蟆 一种蛙类 东北 

喇忽 疏忽 东北 

蝲蝲蛄 蝼蛄 东北 

搡 用力推、扯 东北 

瘆 吓人 东北 

乌拉草 东北地区的多年生草人称东北三大宝之一 东北 

犴达罕 麋鹿 内蒙古 
 

Table 3. Russian loanwords being used in Chinese 
表 3. 汉语中还在使用的俄语外来词 

词汇 释义 使用范围 

布尔什维克 本义为多数派，后来成为共产党的代称。 全国 

迪纳摩 苏联体育运动团体 全国 

杜马 俄中央或地方议会 全国 

格鲁乌 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全国 

克格勃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全国 

孟什维克 本义为少数派，后指与布尔什维克相对的政治派别。 全国 

苏维埃 工农代表会议 全国 

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又经列宁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 全国 

雅赫维 犹太教的上帝 全国 

克里姆林宫 俄罗斯总统府所在地 全国 

卢布 货币单位 全国 

喀秋莎 火箭炮 全国 

客里空 
苏联戏剧《前线》中一个捕风捉影、捏造事实的新闻记者，新闻

界用来指新闻报道中不尊重事实的坏作风，泛指生活中无中生有

的现象。 
全国 

伏特加 苏联烧酒 全国 

格瓦斯 一种饮料 全国 

黑列巴 面包 全国 

哈拉嗦 好 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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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统计中，满语外来词的使用数量与一些学者的研究区别很大，现在在东北方言中常用的诸如

“藏猫儿”、“马虎眼”、“乌秃”等词汇均未被收录进《汉语外来词词典》，应是外来词与借词概念

区分之后的结果。如今的研究中，“外来词”和“借词”经常混用，但实际上二者是有区别的。借词只

是借用外来的词汇形式，“词是外语的，只是借来用用而已”。而外来词则是“外语来源的本语言词”。

即无论是语音、词汇、语义等显性要素，还是构词法、语法、句法、词义搭配等潜性要素都是符合本语

言的规则的[3]。所以外来词的数量是少于借词数量的。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与文化的科学，或者也可以讲是从文化这个角度研究人的科学[4]。作为人类交

流的重要载体，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罗常培先生在自己的著作《语言与文化》中，曾援引美国

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提出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5]来解释语言

与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文化人类学中，语言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

程度、文化接触、文化遗迹等，并以此来揭示文化的本质。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中蒙、满、俄语外来词，

随着时代的发展或沿用、或消亡、或有了新的内涵，随之也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文化现象，揭示了诸多

文化人类学的内涵。 

3. 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中蒙、满、俄语外来词的文化人类学分析 

3.1. 词汇数量上反映的语言地位变化 

根据三份表格的统计内容，如今近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区还在使用的蒙语外来词有 6 个，满语外来

词 1 个，俄语外来词为 0。扩大到仅东北方言区还在使用的蒙语外来词也只有 9 个，满语外来词 8 个，

俄语外来词 1 个，与外来词总数量相比下滑极为明显。究其原因，蒙古族在元代，满族在清代都是统治

阶级，蒙语和满语凭借政治原因变成了上位语。而内蒙古东部地区早在沙俄时代就与俄罗斯有着密切联

系，双方商业贸易频繁，社会交往程度高；加之十月革命将社会主义思想传至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又以

俄罗斯为首的苏联为师，俄语在内蒙古，东北，乃至全国也都具有很高的地位，使用广泛。但元朝在中

国的统治仅维持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蒙语的地位随之一落千丈；清朝虽然统治中国两个多世纪，但满

语也在汉语强大的辐射力和同化力面前逐渐消亡。至于俄语，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及中国对外开放

程度的日益提高，许多外来词也逐渐推出了人们的日常交往环境。如今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还在使用的

蒙、满、俄语外来词，都带有强烈的民族性，浩特、乌兰、塔拉等词都成为了地名，如乌兰浩特、呼和

浩特、谢尔塔拉等，犴达罕一词则因内蒙古地区还保留着中国境内最后一支饲养驯鹿的使鹿鄂温克人而

存活于方言中。俄语外来词则大多数为政治类或与政治有关，也是因为俄罗斯在沙皇俄国时期和苏联时

期与中国密切的政治往来。虽然俄语外来词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时代特征，但普遍来讲，外来词使用的变

化反映着语言地位的变化与整个社会的变化。在民族交往中，人们总是学习、使用最方便、最得力、使

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6]。外来词的出现表明新事物的增多，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会根据实际需要选

择相应的主体语言，这种选择并不以统治者高位的推动而左右，相反经常会自下而上的对撞高位的政策。

如元朝统治者曾在全国范围推行蒙古新字，用来“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但在使用过程

中，因为其有音无义，基本不能用于日常沟通，加之其符号比较复杂，拼写上也不如畏兀字母简便，所

以在大范围内，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人民对文字和语言依旧各行其是。随着元朝的灭亡，蒙古新字也退

出了历史舞台。政治推动的语言变革，如若不能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推动社会进步，只能成为文化景观

一样的存在，永远不可能被接受。 

3.2. 词汇使用上反映的文化融合 

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中如今还在使用的蒙语和满语外来词都经历或逐渐经历了使用范围的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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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站”其中一个词义，“为乘客上下或货物装卸而设的停车的地方”，便是蒙语外来词，原意和汉语

的“驿”相同，并且在使用中逐渐代替了“驿”，为全国范围使用。即便明清时期统治者试图再次以“驿”

代“站”，却始终没有成功，使“站”的蒙语意义保留在现代汉语中。相似的词汇还有“萨其马”，作

为一种民族糕点，随满族先民进入官内，并在老北京发扬光大，借马帮与驼队之手逐渐遍及全国，成为

了不同民族共同喜爱的食物。再如“戈壁”，本义为“沙漠”，同样在历史发展中被更多人所接受，人

们现在都知道“戈壁滩”，但是已经没多少人记得它的学名“石漠”。 
此外，现在使用的外来词中，在概念上也趋向借词化。如“站”经过长时期的使用，其意义和使用

频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构词能力也很强。现在，“站”已无“驿站”的意义，而是指陆路交通线上

设置的固定停车地点。它可以构成如“火车站、汽车站、始发站、终点站”等。此外，为开展某项工作

而设置的工作点也可称“站”。可构成如“广播站、煤气站、加油站、气象站、保健站、售票站、兵站

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7]。再如乌兰牧骑本意为“红色文化工作队”，是一个专有名词，如

今演变成为一种被大力弘扬的思想精神和一面文艺旗帜。“乌苏”，“额吉”也变成了品牌和商标在全

国流传；“那达慕”、“乌拉草”、“哈士蟆”等逐渐变成了一种地区的文化象征和文化符号。语言具

有文化品格，而作为语言最一般文化反映的词汇，存在着两种“语言文化”的因素。纯粹的固有词是一

种“固有语言文化”的反映。而外来词则由于其来源的独特，则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外来语言文化”的

因素。同时，由于外来词当前所处的语言环境，又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固有语言文化”的因素[8]。现在

还在使用的外来词，一定是在长期的竞争中保留下的能够体现独特文化现象的词汇，所以外来词使用范

围的扩大和借词化，实际上体现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接受，融合的过程。外地人认识其他方言中的外

来词，是对地方文化理解的一种方式，而逐渐接受并使用这些外来词，也就是文化的认同和融合，在这

样反复的认识和接纳中，外来文化和地方文化，会逐渐变成中华民族的共有文化。试想一位广东人带着

一条哈巴狗，脚踩乌拉草鞋垫，一边吃着萨其马，一边在淘宝上搜索哈士蟆的商品链接，穿过大大小小

的胡同，去车站准备参加那达慕大会的景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直接的

表达。 

3.3. 词汇传播上反映的社会变迁 

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今人们的传播观念，交流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些变

革也赋予方言中的外来词新的身份与地位。如今还在使用的 20 个满语外来词中，有关称谓和称号的词有

9 个，占总数的 45%。这些词多为满清皇室所有，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被贴上“四旧”标签，甚至成为“封

建余孽”的代名词而几近消失于民间。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努尔哈赤》等一系列清朝历史剧登上荧

屏，这些词汇又重新在东北方言区复苏，到 1998 年，因电视剧《还珠格格》的爆红，它们又成为了全国

流行的词汇，在许多寻常百姓家，可能都会出现称父亲为“皇阿玛”、称母亲为“皇额娘”、称兄弟姐

妹为“XX 格格”，“XX 阿哥”，吃饭叫“用膳”，见面叫“请安”，应允用“喳”等情景。这当然不

是大众对清朝的怀念，而是利用流行文化对生活的再构，此时这些词汇已经不再具有过去标示身份等级

的意义，而成为了一种象征符号，寓意着人们对过去生活的想象和当下生活的向往。在这种语境下，已

经没有谁记得这是固有词还是外来词，传播方式的革新将所有人置于同样的文化圈层中，也重新建构了

这些外来词的内涵。 
那达慕大会曾是蒙古族人民特有的节日，但在网络时代和新媒体时代下，传统意义的媒体对那达慕

的宣传报道，单一个体作为自媒体对它的体验和分享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送至世界各地，它早已不是

专属于某个民族的活动，而是变成了兼具文化保护与传承、交融与弘扬、习得与认同，耦合了国家、地

方、民族、个人关系的纽带，“那达慕”作为词汇与实际活动的全面传播，背后是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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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逻辑。 
近年来兴起的直播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来词的快速传播。如快手 APP 中经常可以看到来自

东北方言区的播主直播吃列巴，喝格瓦斯，不断说着“哈拉嗦”，这样略带魔性又接地气的传播方式很

快就可以在网上流传开，可能很快各地的人们都会想尝试格瓦斯与列巴，用“哈拉嗦”来表达称赞。这

是一种民间的自发传播，播主们的目的各不相同，也许是展现自己、搭建关系、或消磨时间，但可以肯

定的是传播的目的并不是推广外来词，播主们只是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自然的对其进行了无意识的传播，

这种传播方式的意外效果是社会对差异化认知的关注。试想在某种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文化中，当个体用

不同的文化形式进行表达时，所引发的关注和自身“特别”的体验是可以为个体带来极大满足的。所以

“哈拉嗦”相对于“好的”或者“OK”来说，就是极大的差异化表达。而当“哈拉嗦”也逐渐成为同质

化的词汇后，又会演变出其他相对差异的表达方式，如“超级无敌 super 哈拉嗦”等。 

4. 结论 

总之，外来词是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保留并彰显了自身丰富的文化特色，

也为丰富内蒙古东部汉语方言系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外来词的更替与变化反映出人民对语言的选择、

文化的融合以及社会的变迁等文化人类学内涵，这些内涵也必然会随社会的发展不停的演变，继续在人

类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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